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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有三个菜园坝
名字叫“菜园坝”的地方，1949年重

庆解放前就有三个，最有名的便是现在
的菜园坝，另两个分别在海棠溪和杨家
坪。当年的这三个地方，主要都是种植
蔬菜，以满足主城新鲜蔬菜的供应而得
名。后来，位于两路口附近的这个菜园
坝，因建起了火车站而名声更响。

1952年7月，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
渝铁路建成通车；当年9月重庆菜园坝火
车站也建成投入使用。从此，重庆人民

“走出去”，除了水路朝天门码头外，更多
了一条陆路通道，而且还是现代化的通
道。一时间，菜园坝成为千千万万重庆
人探亲访友、离家谋生的出发地，也成为
众多市民游子归家、投亲靠友、读书就业
的目的地。毫不夸张地说，菜园坝火车
站可能与每一个老重庆人，或多或少、或
深或浅，都有着无法忘却的记忆。

回望过往，20世纪60年代的菜园坝
火车站，如今留给我的印象仍然是那么
清晰，包括火车站上空弥漫的那种独特的
味道，还是那么熟悉。那时的火车牵引机
头大多是燃煤内燃机，只有极少数是柴油
内燃机，整个菜园坝地区上空，都是一股
强烈的燃煤和柴油燃烧后的味道。

当时的菜园坝火车站，可以说是简
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车站只有售票房等
几幢红砖平房，售票窗口有七八个，全是
铁栅栏带半圆形的窗口，大小只能容得
下一只手的宽度；狭窄的候车区，长长的
站台，全是由拔地而起的、刷涂着绿白相
间油漆的工字钢，托举着大量的“V”字形
雨棚；候车区的座椅是木条长椅，一根接
一根紧连着，直到铁栏大门的检票处；候
车区外的露天坝，有几株硕大的伞形黄
葛树以及圆形的护台，供旅客们休息；一
排长长的洗漱台，几十个水龙头和10多
米长的水槽，供旅客们的洗漱或饮用。
印象中，这儿永远都是匆忙的人流，他们
在这里洗去旅途的尘埃，滋润长途奔波

的干渴。
以现在的眼光

看，那时的菜园
坝火车站根本就不像火车
站，因为它是全国为数不多
的“断头台”火车站。意思就是列车到站
后，就无路前行了，火车机头需折返退回。

2 它是一幅年代久远的油画
菜园坝，也曾是我喜悦与离别的伤

感之地。
在20世纪60年代的“保煤保钢”时

期，每年我都有几次从主城前往川黔交界
处小站石门坎的经历。从小学到高中的
十多年时间里，每一次到达菜园坝，便意
味着可以见到家人与同伴，享受回家的欢
乐；每一次离开菜园坝，也意味着我将再
次过上矿山那种单调与闭塞的生活。

我记得，每次从石门坎火车站出发，
到达菜园坝都是晚上9时许。若列车晚
点，何时到达则永远是未知数。不过，心
情的激动和内心的期盼却难以掩饰。那
时的客车还是绿皮车厢，蒸汽机拖着白
色的烟雾，在漆黑的夜色中咆哮飞驰，车
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处偶尔飘过
的孤零零的灯光。何时能到重庆，没有
列车员或列车广播的通报，只能凭经验
去判断。列车每次驶过江津白沙长江大
桥，我就知道，菜园坝火车站快到了。列
车再往前跑不多一会儿，便能嗅到一股
更强烈的煤烟味道，听到更多的蒸汽机
车低沉的嘶鸣声，看到弥漫四周的水蒸
气，大家就知道终点站要到了。后来我
才知道，此处就是繁忙的九龙坡机务段，
是专门负责维修保养蒸汽机和内燃机牵
引机头的地方。

随着一道雪白的水银灯光划破夜
空，长长的站台和V形雨棚映入眼帘。
这时，列车才开始广播和播放音乐，人们
也才开始忙碌着收拾行李，当列车停稳
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大家都争先恐后地
奔向站台，奔向检票口。因为那时的主
城，晚上为数不多的公交车收班早，长江
和嘉陵江轮渡也要收渡了，不抓紧时间，
你难道想露宿街头？

直到1992年7月，新的菜园坝火车
站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站台、候车区和

售票区等进行提档升
级，这时的菜园坝才真

正成了像模像样的火车站了。

3 它曾承载无数重庆人的梦想
进入21世纪不久，我进入重庆一家

报社当了记者，那时的菜园坝火车站已
成为各类记者、各路媒体的聚集地，无论
负责时政的、财经的或社会类的记者，大
家都愿意往这儿跑，喜欢从这个城市的
窗口挖掘自己所需的新闻线索。特别是
一年一度的春运，那是新闻大战的黄金
季节，记者们跑菜园坝更是乐此不疲、兴
奋异常，因为大家可以搜集更多的新闻
素材，写出更多精彩的稿件，挣得比平时
更多的“工分”。

每次在拥挤的站台，看见一列列车
厢，装载着脸色疲惫的旅客，缓缓驶出菜
园坝时，心中滋味总是五味杂陈感慨万
千。此时的菜园坝，已不是一个车站，而是
一个托举着千千万万个家庭明天和希望的
出发地，也是千千万万个闯荡者、拼搏者和
创业者踏上未知征程的起点。当奔波千里
后的列车终于停靠终点时，人们那种归家
的喜悦与期盼，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记得有一次采访重庆市政府召开的
专业会议，主讲者为原国家外经贸部副
部长、中国复关及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
永图，他饶有兴致地谈到菜园坝火车站，
他说：“我每年到贵阳上学，都要在菜园
坝火车站换乘，虽然当时还是一个小小
的火车站，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
象。很有特色的站台、川流不息的旅客、
富有地方语言的叫卖声，以及旁边富丽
堂皇的饭店，等等，真有点像欧洲十八世
纪铁路小站的感觉。我虽然到过全国甚
至全世界不少地方，但对菜园坝的印象
已深深铭刻于大脑！”

在这里，无论小商小贩或匆匆过客，
菜园坝都会是他们一个无法忘却的记
忆。无论今后的菜园坝火车站以何种面
貌再生与重现，过去的菜园坝也将被人
们以各种文化符号记录和收藏，尘封于
历史的记忆长河里！

我们看到，无数的人在列车启动的
那一瞬间，目光投向故土的眼神里，有无

奈，有留恋，也有不舍的情怀，但最终
还是在汽笛长鸣声中，缓缓地消失在

远方……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运行了七十多年的这座老火车站
日前终于画上句号，迎来它的凤凰涅般

木

菜园坝：尘封的记忆与故事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利

自记事起，菜园坝火
车站就给我留下了太多记
忆和故事。

日前，菜园坝火车站已重新规
划建造并开始拆除，运行了七十多
年的这座老火车站终于画上句号，
迎来它的重生和凤凰涅般

木。
随着记忆中的老菜园坝火车站

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一股莫
名的惆怅与伤感，也涌上心头……

老站台、老铁轨、老雨棚，在菜园
坝火车站走到尽头。

难忘的菜园坝火车站

菜园坝火车站前的立交桥

即将消失的记忆即将消失的记忆

记忆满满的站台记忆满满的站台


